
童 话

铃 兰

内容简介

从小被父亲打骂，被人嫌弃，

少女时期又被男朋友和好友联手背叛，

她变得愤世嫉俗，不肯相信人性。

直到惊闻昔日好友婚变，

并照顾好友的小孩时，

她才开始检讨自己。

他从小就喜欢上妹妹的好友，

但妹妹对她的背叛令他无法诉说自己的情意，

只能在一旁默默守候。

这次妹妹的婚变为他带来的机会，

他一定要一举攻占芳心

季候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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楔 子

“她是个好人，你一定会喜欢她。”

细细毛雨稀疏打斜从天空布下，密密地投射在红砖道

上，身材高大的傅衡生，穿着深咖啡色的大风衣，大手牵握

着一个小女孩，细心地护卫着身下的她，低头给予她一个信

心满满的微笑，不时温柔地解释要她放下心来。

然而寄居篱下，突然要她到一个陌生人家里生活，段幼

梅的心中根本快乐不起来。刚满八岁的孩子，心思深郁地垂

下大眼，任由舅舅带她走，小嘴巴紧密久久不说话。

反正到哪里都一样，她都是一个人，她如此想。

傅衡生无暇顾及小幼梅的心思，眼前有更急迫的事情

需要他处理。而此时此刻，他惟一信任的人，除了“她”再也

没有第二个人选。

他也有自己的难处，公司正处于转型形态，又得往其他

地方拓展，母亲的身体不适合知道实情，她正处于不稳定状

态在家观察，未免影响到小幼梅的心灵，他选择了一条又直

又硬的碎石路——— 把她交给冬冬。

这天下着毛毛细雨，细到察觉不出雨水，湿润润的天

气，黑压压的天空，压得幼梅的一颗弱小的心，以为自己就

快要死去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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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“叮咚、叮咚、叮咚。”傅衡生提着行李袋，笔直地站在目

的地的大门口，持续有力地按着门铃，大有门不开不停手的

打算。

如此有毅力当然是深知主人的习性，非要按吵上十五

分钟以上，才会一肚子气地破开门。

这栋靠近郊区附近的老公寓，如果标准马虎一点，还颇

有怀旧的味道，像极电视上 酝栽灾里的场景，背着青翠的小
山丘，属于气质的住家。可惜主人不爱惜这浑然天成的绝佳

住处，任由庞大的绿藤攀附而上，包围着整栋公寓的墙壁，

形成另类的绿意青翠盎然。

刚刚从楼下望上去，二楼的阳台上还摆着不知多久前

的枯草花盆。而门口的红纸斑驳残破，猛然一看还有蜘蛛

丝。他记得上礼拜还遣派家里女佣来帮她打扫，怎么才几天

而已就变成这样的光景。

幼梅仰头静静地望着舅舅，一脸没辙样，银丝镜框后的

两条优雅的眉毛，拧皱成团。

印象中舅舅一直是好声好气，温文有礼，高大斯文的他

似乎从没发过怒，或是情绪失控，除了对爸爸之外。

一想到自己的父亲，她又垂下脸，阴郁的表情再次浮现

在她稚嫩的脸庞上，没生气的小肩膀，仿佛承载过多的压力

而松垮无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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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叮咚、叮咚——— ”他还是继续按着电铃，手指就像是粘

在上头般，一刻也没放松过。

铁门里头还是宛若废墟一样，没传来半声动静。倒是幼

梅不解地直看着舅舅的动作，不明白他的执着是从何而来。

然而她还是没开口，默默无声牵握着舅舅的手，乖巧地没发

出任何疑问。

傅衡生持续地按了十分钟的电铃，还未放弃之时，里头

蓦地传来一声极大的碰撞巨响声。

“啪”的一声令小幼梅不由得稍微畏缩地往后退。

他却仿佛松了一口气，嘴角若隐若现地露出一丝笑容。

他低头温柔地对侄女叮咛道：“来，小心，我们往后退一下

喔。”然后不慌不忙地把幼梅拉退至离门五公尺的地方，直

望着大门，静候变化。

“碰”的巨响，刚刚紧闭的大门，此时竟被踹开。

幼梅睁大眼，看着一阵烟雾后，或者该说因她的大动作

而使天花板落下的细尘，产生幻像，让她不由得揉起眼睛看

个清楚。

反正一阵搔动后，一个瘦细的年轻女子，像变魔法般，

凭空伫立在门口。

她有着一头不服顺乱翘起的短发，细长的四肢，穿着单

薄的栽恤，用着那双惺忪却露出恶狠狠毒光的大眼，扫瞄所
有物体。幼梅发誓她绝对没遗落任何角落，且认为她要是从

眼睛发出镭射光，她也不会觉得讶异。

由于她穿着一身黑挂袍，模样诡谲突兀，又搭配着爆炸

性的出场。仔细一看！吓！她手上竟还垂握着一只大榔头。

不等小幼梅消化完她的惊讶，女子接下来的动作更让

她傻眼。

那女子猛然挥舞着手中的“凶器”，像是复仇女神，猛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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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捶打攻击她家的电铃。那崭新而无招架之力的电铃，顿时

迸裂成碎片在他们眼前分飞，她像发狂似的发泄，直到电铃

发出一声低呜的吱吱惨吟声后，终于宣告报废，女子这才满

意地丢下“凶器”。

“咚”的一声，榔头闷声坠地的声音，像是结束一场闹

剧，女子瞄也不瞄远远躲在一边的他们，一转身又回到自己

的屋子。

幼梅看着一幕幕诡谲的画面，作不得声。

结束后傅衡生又对她露出包含无限歉意的微笑，忙不

迭地再三保证，说服她，“相信我，她真的是很好的人喔。”

可惜目睹方才的一切后，幼梅真的很难想象，她无辜地

垂下眼，紧握胸前的小包包。

他站起身，态度大方地带着迟疑的她进屋去，希望能快

点让侄女对屋主有好印象。

只是一进屋，纷杂的大厅，只会让他顿时变成尽职的女

佣，在偌大的屋子里东捡西捡，把皱了的衣服和散乱满地的

空啤酒罐、报纸、杂志，一一拾起归回原位，一点也改变不了

她的形象。

瞥见大厅的一隅，堆积如山的大纸箱，里头全是读者写

来的信。

他不禁摇头苦笑，这要是被读者群看见，肯定大大影响

销路，这里怎么说都不像是畅销儿童书画作家夏冬的住处。

童话的魅力，正是开辟另一个可遨游的思想空间。

想起她创作无数，吸引风靡多少小朋友，笔下那些活泼

可爱又俏皮滑稽的故事人物或是温柔乖巧的女孩，多彩多

姿又充满幻想的内容，还有粉粉嫩嫩、美丽的插画，再看看

这间快被杂物淹没的屋子，还有主人火爆的个性。

唉！他吐出一大口气来哀悼那些盲目可怜的读者，崇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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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作家。

不过她的个性一直没变也就是了，从认识她开始，也将

近二十个年头。这期间的风风雨雨也够他们受的，然而纵使

如此，她依旧是他惟一可托付小幼梅的人选。

这也让他想起，不能再继续耗下去，他必须赶下午的飞

机。

“冬冬。”他牵起幼梅，不避讳地直闯她的房间，“我有事

要拜托你。”

阴暗的房间内，窗帘紧闭到不透一丝光线，大床上覆卧

在棉被下的隆起物，仍缩成一团，动也不动。

“嗯！好。我就当你听进去了。”他把幼梅推至床边，自顾

自地说话，“她叫幼梅，你要帮我照顾她一阵子，她的学籍、

户口，我暂时迁入你这边。她是个乖孩子，你绝对会喜欢

她。”

显然有前例可循，他见得不到响应，也不以为忤，蹲下

身，看牢小幼梅那双圆滚滚的眼睛交代，“我知道你乖，但是

你仍要听冬姨的话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那张理该天真稚气的脸，透着世故的成熟。

傅衡生疼惜地拍拍她的头，本想再多说几句，墙上的钟

却提醒着他，时间快来不及了，“那么我走了，乖乖的喔。”他

放下幼梅的行李，转身离去。

幼梅望着舅舅的离去，更抱紧胸口前的小包包，忍住心

中的害怕无助，用力地眨动，拼命不让眼泪流出，想逼回快

淌出的泪水。最后她揉揉眼，靠着虚弱的光线，观望房间的

四周，借以转移注意力。

没想到一抬头，她就愣住了。四面墙摆满书，或堆或倚

在墙边，有些则像是积木般的摇摇欲坠。

她好奇地走近一瞧，这一瞧，让她眼睛、嘴巴登时张得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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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大好大，表情充满惊喜。她不由得看着床上的隆起物，再

看看这些簇新的书，着迷地望着。

好久好久，她的嘴角终于绽出一朵属于她年龄稚气的

笑容。

? ? ?

夏冬躲在厚暖的床被下，死命地想再次入梦，不愿醒

来。偏偏傅衡生的身影一直蹿入心头，赶都赶不走。

脑海里浮现上上礼拜，他假借关心的名义，栖身至她

家，聊些没主题又酸耳的话，她为着赶走不识相的他而装

睡，几声唤不醒她之后，想不到他竟然展开摧花毒手，徒手

抱她回房睡，帮她盖棉被。

以一个君子来说，以上的这些动作还算合乎礼节。

想不到接着他竟俯身亲吻她的唇，当她睡着，说

些你⋯⋯啊⋯⋯我⋯⋯啊的情话。害她连气都不敢喘一

声，绷紧身子躺在床上，等他说个够。

她神经虽然大条，可是没粗到被偷吻而没反应，他还以

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处之泰若地出现在她面前，露出一副牲畜

无害，邻家大哥哥的招牌笑容。

他当他是谁啊？

是，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，她也没志气地受过他爸爸一

点点恩惠，贪他们家庭的一点温暖，但是在她心目中，她一

直以为他应该是她的大哥哥，不该有那种不合常规的举动

才是。

不过经过“那件事”之后，他们之间应该是不相往来，至

少他该为自己妹妹的行为对她敢到羞愧，而不是更加堂而

皇之地入侵她的生活。他们所有的友爱回忆，应该伴随着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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馨蕾——— 他妹妹的出嫁，而化为乌有。

惭愧到无地自容，才是他该有的表现啊，更别说发生在

他父亲死后的那件事。

想到另一事，她越加烦躁，呻吟地翻过身。

她从小的生活，便是一直在别人掌控中，粗暴又好赌的

父亲、懦弱又自私的母亲，让她从小便像孤儿一般的自生自

灭。童年是她深绝痛恨的日子，要不是有傅家的存在，不过

当她明白什么叫做虚伪之后，便和傅家划清界线。

傅衡生是个例外，她之所以还会和傅家有来往，只是不

想欠人家什么。因此，关于傅家的一切，她都不想再沾染上

关系。

然而当父亲死了之后，母亲又跟了别的男人离家，她这

个小拖油瓶马上成为真正的孤儿。

在她快流离失所时，是傅衡生帮她找地方住，半资助她

念书。说到这一点，可能就是他们永远切不断的纠缠，说起

她欠他的烂债，还不只是这些，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糊涂

账。

即使当她成为童话作家时，也无法报答他。因为刚开始

尝试童书写作时，还是靠他公司在网络上大肆宣传，才能让

她这个刚出道的作家，受到瞩目。否则新秀那么多，谁会在

意一个刚从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一个女生。

莫怪她的好朋友兼出版社老板娘秀玉，老是嘲笑她，说

这是从小欠到大的孽缘啊！

真烦！她放弃继续在床上挣扎，被子一翻就站起来，却

被墙角一双黑眼珠吓到。看来对方也是同样被吓到，紧抓着

书不放。

哪来的小孩子啊？这是夏冬第一个反应，还坐在地上翻

看出版社刚送来的新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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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是谁？”生平最讨厌之一——— 小孩子。她口气不太

好，嘿！怪了，溜进她家还自备行李。

“我叫段幼梅，是舅舅带我来的。”

会说话，那就好。夏冬点头，又问，“谁是你舅舅？”

“傅衡生。”幼梅心想，她刚刚不是看到我跟舅舅吗？怎

么好像第一次见到她。

夏冬皱眉努力地想，刚刚傅衡生的确是说了一些要照

顾小孩子的话，难道是她？

罢了！反正她有起床气，任何打扰她睡眠的东西都该毁

灭，而且在她未真正清醒前，对谁都是模模糊糊没确切的概

念。

既然她说傅衡生是她舅舅，那便错不了。

真讨厌，没事找个麻烦给她，不过敢把孩子交给她，表

示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才是。到时候别怪她给什么坏榜样。

她也不跟幼梅多说话，懒洋洋起床，搔着头发走到厨

房，拉开冰箱取出牛奶，灌了一口牛奶，期间突然像是想起

什么似的，嘴中的牛奶猛然地呛住。

“咳、咳⋯⋯咳”她激烈地对着流理台猛咳嗽，差点成为

第一个因喝牛奶而呛死的人。边咳还边望着在厨房旁一脸

担忧望着她的小脸。

该死！她怎么可能没注意到，她早该想起傅衡生的侄女

是谁，她早该想起那张脸是多么像“他”。

“咳⋯⋯咳”她咳到眼睛都发红了，还死盯着幼梅不放。

等到激咳好不容易停止，她马上冲到电话旁，迅速地拨

到傅衡生的公司去，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。

“叫那个家伙听电话。”她咬牙切齿。

“请问哪位？”

“说我是他的噩梦。”火冒三丈已不能形容她此刻的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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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。

“抱歉！我的老板上美国去了，短期内不会回来。”秘书

是老经验的职业妇女，也晓得察言观色，自然明白这只电话

的主人，在老板心中举足轻重。

“给我他的电话。”她非毙了他不可，她坐立难安，不小

心瞥见在门后怯生生看着她的小女孩，更是无法冷静下来，

连忙调头，正襟危坐。

秘书尽责地转述傅衡生的话，“抱歉，我真的没老板电

话，不如你耐心等他跟你联络。”

可恶！连秘书都跟着一条心骗她，当然！他可是老板，
而她谁都不是，谁理她啊。

该死，她气忿忿地挂掉电话。一抬头，又跟那双乌溜溜

眼睛对望住，她心一惊地又扭头。

不对！没道理怕一个小孩子啊！算清楚，她反而应该对

我感到羞愧才是。夏冬僵硬地面对幼梅，脸上绷得死紧。

她清喉咙，尽量别让喜怒霸占她的脸，“你舅舅呢？”

幼梅摇摇头。

摇头表示什么意思啊？她再问，“你妈妈呢？”

幼梅又摇头，小脸布满悲伤。

不是在美国生活美满嘛！搞什么？把孩子丢在她这里，

不怕她下毒手吗？

她挪了挪唇，不情愿地掀动唇瓣，“那你爸爸呢？”

提到爸爸，幼梅的脸皱得更苦，眼眶里泪珠翻滚。

唉！她不耐地叹了一口气。怎么她尽量想忘却前尘往

事，前尘往事尽来纠缠她呢！

? ?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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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使心中也气，她还能怎么样，总归一句话！是她上辈

子欠傅衡生！

而且事实证明他是别有居心，他早把幼梅的学籍迁到

她这区来，处心积虑摆明是要长久寄居，吃她住她。

这倒是一个极大的疑问？她父母亲呢？那对背叛她的男

女呢？她真想问清楚。

偏偏幼梅嘴巴跟个蚌壳似的，死也不说，这点倒是跟她

妈妈挺像。闷声不响，男人看来是文静气质，女人看起来是

柔顺乖巧。她真是没得拼！

夏冬把她安置在隔壁的房间中，一张小床、一张书桌，

不够再去买了，昨天那小丫头就是在那里睡。

而且她准备什么就吃，也不多话，感觉挺好养，就是那

张白嫩的瓜子脸太漂亮，还有那双会笑的眼睛像极她爸爸，

令她感到刺眼。

她吃饱喝足，端起咖啡到客厅浏览一下，整理得还真是

有条不紊，耳目一新！做的比傅衡生家的钟点女佣还尽责。

想不到这丫头还挺有整理的天分，吃饱外送晚餐后，她马上

主动把碗盘匙筷端到厨房洗。

夏冬像个大老爷似的窝进沙发，脚抬得高高，手指顺便

往桌缝擦拭。

嗯！光洁无比。

硬着头皮相处一两天后，首次觉得幼梅有用处。不过她

还是没有改变她的初衷，就是把她撵出她的地盘。

她再次开口，“你妈妈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这里？难道丢

着不管？”

洗完碗，擦拭湿手的幼梅，沉默地走到客厅，接受她的

盘问。无辜的大眼，蒙上一层油亮的泪液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

夏冬为她这个表情，感到心疼到都揪起来，曾经她是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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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相信相同的一双眼。

结果她是怎么对她的，她欺骗她，把她的人生推到谷

底，稀巴烂地踩碎她的梦想，流几滴廉价的眼泪，再扬长而

去。

她绷紧下颌肌肉，吐出一大口气，“就算你妈晓得，你爸

都没意见？”

得到的答案又是摇头，她忍无可忍地道：“别以为装哑

巴就可以混过。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送回奶奶家。”

这个恐吓奏效，幼梅那张小脸，马上有点表情，“不可

以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比起我这个外人，她应该更要负责你

的生活吧？”她可不是一个好保姆喔，脾气时好时坏，诡谲乖

戾。

归咎于对自己童年的厌恶，她尤其讨厌小孩子，而且是

懂事的孩子！

幼梅静静地堵了她一句：“可是舅舅说你是好人，一定

会照顾我，会完成他所托付的事情，他说他最相信你了，你

要破坏他的信任吗？”

面对那张雷同从小见到大的纯洁容颜，她有一丝恍惚，

当年的情景，如回放般的重现在她面前。

有那么一刻，她真的想脱口怒吼：“你父母就可以背叛

我的信任吗？”然而她仅是眯起眼，神情阴戾，冷言冷语，“那

好，你住下啊！”

她阴晴不定地往屋外走，丢下沉默的幼梅。

? ? ?

屋外寒风阵阵，阴霾霾的天空下起霏霏细雨，夏冬不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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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痛恨起自己，刚应该多加件衣物。呼！好冷，吐出的白烟顿

时消失，连点温暖都感觉不到，细雨密密地滴落，不大不小，

却足以让人难受，感觉低温的刺痛。

心情就像终年晒不到阳光的阴暗角落，总是浮着一股

潮湿的霉味，等着郁烂。是天气影响心情，还是自己本来就

属于黑暗。

不过能把她搞得这么秽气，傅衡生绝对脱不了关系。

他到底想怎么样？把那个小孩子丢给她，当她是救苦救

难的大善人吗？以为她能不念旧恶地照顾她吗？

如果有以上的念头，那也未免太小看她的脾气，过于高

估她。她是有仇必报，难道他忘了。

有多少夜里，她无时不刻地想冲到美国去砍了他们，想

尽各种要他们身败名裂的诡计，否则她会合不上眼。她甚至

发下毒誓要与他们同归于尽，她不会忘记的，她多么狼狈不

堪地在街头堕落。

这些全都是小幼梅的父母所给予的礼物。一个是她从

小到大的好朋友傅馨蕾，一个是自己的男朋友段一轩。

人生莫大的耻辱，便是被两个信任的好友给背叛，而她

便是那个被诅咒的倒霉鬼，活该糊里糊涂地下地狱。

更甚的是她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傻傻地帮傅馨蕾解决她

跟男友的烦恼，她那时哪里会晓得她们的男友是同一人。

馨蕾家教甚严，根本不敢让人知道她交的男友是何方

神圣，只有她义气地担下保证人，在傅家长辈面前，口口声

声夸她的男人。

鬼才知道对方是谁。后来事情爆发了，才知道馨蕾肚子

里的孩子是谁的。

连孩子都有了，真是有够扯的，连三流的剧作家都不愿

编出这么呛俗的剧情，偏偏发生在她的生活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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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信当时自己吓呆的表情，绝对足以让他们回味好几

回。

还好那时刚大学毕业，否则她一定会沦为全校的笑柄。

不过这件事听说在同学会一直都是讨论的抢手话题。

她的头好痛。

这些腐烂的往事，为什么要再出现，难道她被折磨得还

不够惨吗？

夏冬无语问苍天，在外头流连至深夜才回家。

灯火光明的客厅里，沙发上卧躺睡着的小孩子，正是当

时被她所不耻的孽种。她仔细端详她的容颜。

沉睡中的幼梅像个天使，肌肤胜雪，唇红齿白，身上有

种甜甜的香气，同她妈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是个白雪公主。

她抬起头来，正好面对镜子，相比较之下，不由得厌恶

地看着自己黑皮肤，浓眉大眼，率性又孩子气的短发，连笑

起来都觉得阴险。

黑狼跟白雪公主，高低顿见分晓，她又再争什么呢！

夏冬凄怆地笑出来，里头包含只有自己才懂的悲哀。

若将记忆往前延伸，穿过时光迷雾，会看到她的一生，

如火车般的迅速奔驰而过，在她的成长轨迹上，并没有留下

可歌可泣的事迹。

试想一个不负责任，偶尔发酒疯打孩子的父亲，和一个

懦弱又自私的母亲，她的童年能得到什么好教育，更别说温

馨的家庭。

八岁的她，永远是穿不干净的衣服，身上发着臭酸味道

的脏小孩，二年级时也是一样，表现欠佳又拉低班上素质，

老师恨不得踢你出去。三年级时更不用说，每天背着空荡荡

的便当盒挨饿，更是常有的事。

四年级时，漂亮沉静的傅馨蕾就是在四年级分班时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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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一班。也让她知道，原来她梦想的家庭还真的存在。

有学问又漂亮温柔的妈妈，当医生又绅士稳重的爸爸，

还有一个样样优秀疼妹妹的大哥，简直是电视所演的模范

美满家庭，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。

这才是她想出生的家庭，而不是现在贫乏如火药战场

的家。

她崇拜着傅家一家人，他们不会皱眉头嫌弃她，把她当

成馨蕾的同学一般，当成一个正常的人。

她更高兴傅馨蕾选择肮脏又怪异的她当手帕交，跟馨

蕾在一起，连同学都对她另眼相看，老师也比较不那么挑剔

她的衣服鞋子为什么老是过小。

她像是变成另一个层次的人。

就算别人笑她们是小黑猪跟白雪公主，她也不在意。

每每到傅家，看到馨蕾的房间，充满新奇又漂亮的文

具，和干净又有阳光味道的床单、卡通被子，白色窗户和蕾

丝窗帘。她羡慕得眼珠子都快要凸出来，碰都不敢碰。深怕

自己污黑的手，在上面留下印子。

馨蕾身上老是有香香甜甜的味道，班上同学都说她有

擦香水，而她认为香水的味道也比不过她香。

命运太不公平了！对她来说。

她努力说服父亲让她跟馨蕾同一个中学，其间不知挨

了多少板子。不过只要能接近她梦想的家，多吸取一些温馨

的幻觉，挨多少拳头她都不觉得苦。

那时候，她真的像是中了邪，吃了傅家符水，什么都是

傅家好。

尤其是傅伯母，她简直就是圣母的化身，给她很多馨蕾

的旧衣服，有时甚至于多买一件同馨蕾样式的衣服给她。

她愿意少活十年，换取这样一个妈妈，而不是在父亲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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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时，躲在一旁啜泣发抖，什么都不管她的母亲。

在她考高中时，她常去馨蕾家看书，那时她家有冷气，

又有饮料可喝，更有一个大学高材生的傅衡生当家教，那是

再惬意也不过的生活，每天一张眼，就往馨蕾家冲，丝毫不

觉得羞耻。

如果当时她不返回傅家拿铅笔盒就没事了，她可以继

续做她的美梦。

那时因为她贪近，想翻墙回傅家拿铅笔盒时，从窗户看

见傅伯母把她坐过的地方，用力地擦拭一遍，她的铅笔盒被

戴着手套的手拎至回收报纸上搁着，伯母从头至尾都拧皱

着眉头。

她记得她的心脏好像被闷揍了一拳，名为自尊的脆弱

玻璃，登时碎裂，插刺入眼睛里，她疼得泪水直流，止也止不

住。

不知过了多久傅衡生从窗口瞥见她，她才急忙地跑掉。

后来她再也没上傅家，除了傅伯父死去时候，不过那也

是三年前的事了，这件事她一直耿耿于怀。

夏冬看着镜中的自己，麻痹木然地流不出泪水。

泪水是奢侈品，属于柔弱受人疼的女子的附属品，像是

手帕、香水，那一类的物品，她从没有拥有过这项征服男人

的利器，所以输给馨蕾。

她告诉自己，人生荆棘如此多，她早就练就金钢不坏的

铁布衫，这不过是生命中不完美的插曲，是种磨练。

然而偶尔被回忆勾起，胸口还是闷闷的，当年插入眼中

的刺依旧还没拔出来，一旦触及，痛入心扉，连呼吸都觉得

会死。

她有多痛恨，就有多痛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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